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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性解读
———析《马拉之死》

吴　禾
（泰山学院 美术系，山东 泰安２７１０００）

［摘　要］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艺术作品中，达维特的《马拉之死》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之
一，多年来，中国对其一直进行“泛政治化”的褒义诠释。然而，西方艺术家对其却有另类的多元化

表现，甚至提出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贬义阐释：达维特美化了一个以杀人为乐、丧心病狂的屠夫！

既然西方对同一历史事件有若干不同解释和艺术表现形式，我们为什么只选择单一偏执、深闭固

拒的模式呢？只有坚持开放性原则，全面客观地介绍和评价多元化艺术作品，促使人们去质疑、鉴

别、判断，才能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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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被刺”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不但被历史学家写进了每一部法国革命史，而且也

为艺术家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创作素材。艺术家们站

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认知角度，用艺术这种更直观、更

感人的特殊语言形式，解读、重现同一历史事件，往往

会产生许多发人深思的启迪和遐想。

在表现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艺术作品中，法国新古

典主义画家达维特（ＪａｃｑｕｅｓＬｏｕｉｓＤａｖｉｄ，１７４８—１８２５
年）以“马拉被刺”为背景创作的《马拉之死》是最有

影响的作品之一。多年来，中国艺术史界对其一直进

行“泛政治化”的褒义诠释。［１３］“《马拉之死》不是一

般的肖像画，而是一幅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光辉

历史同样伟大的不朽作品”［４］。对于该作品的不易

之论，无声地影响着接受者的审美情感，并使之形成

了一种“美的朝圣”的心态，由此造成数十年一成不

变的思维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艺术史

界对该作品提出了与我们截然相反的评价，Ｅｄｖａｒｄ
Ｍｕｎｃｈ在其著的《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Ｍａｒａｔ》（中译名《马拉
之死》）一书中认为，达维特美化了一个以杀人为乐、

丧心病狂的屠夫，《马拉之死》既是一幅让人永志难

忘的杰作，又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恶！艺术成了恐怖

政权的帮凶，刺客成了伸张正义的英雄，谁是悖谬？

这已成为我们不容回避、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马拉及其“马拉被刺”事件的历史记述

让 保罗·马拉（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Ｍａｒａｔ，１７４３—１７９３
年）出生在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１６岁开始
学医，后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

位。１７７６年，马拉迁居巴黎行医，凭借一位病人的侯
爵丈夫的帮助，得以在１７７７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
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ｃｏｍｔｅｄ＇Ａｒｔｏｉｓ）私人卫
队的医生。这时的马拉兴趣广泛，还希望成为一名有

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

面的论文，在巴黎科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却

得不到科学院的认可，这使他感到遭受当权势力的迫

害之苦，因而加入了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

行列。

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他响应革命弃医从政，主编

报纸，抨击旧制度和一切统治者。但随着革命的继

续，其理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鼓吹独裁政治，积极

倡导对旧式贵族和反对派采取暴力恐怖措施，“是所

有革命狂热分子中疑心最重的一个”，仅在１７８９年就
提报了数百个该被问斩的名单。马拉及其同党们嗜

杀成性，“砍头砍上了瘾”，“革命的刀片落下的太快、

太随便”，［５］“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



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

血！”［６］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ｉｇ
ｎｅｔ，１７９６—１８８４年）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
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

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在革命时期，有

过一些完全和他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

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７］

有人想去阻止马拉的暴行，来自诺曼底的夏

洛蒂·科黛（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Ｃｏｒｄａｙ，１７６８—１７９３年）挺身
而出。科黛并不是保皇党员而同是革命分子，但她

和马拉及其党羽势不两立，认为时下的雅各宾党暴

力政权让美其名为自由共和国的法国沦为笑柄，而

自己正是拯救国家悲剧的女英雄。她认为将路易十

六送上断头台和推翻吉伦特温和派统治的马拉是独

裁者和暴君，是法国一切灾难的祸根，只有杀死他，

法国才可能恢复稳定与和睦。１７９３年７月１３日，
科黛写了一篇详述暗杀马拉原因的讲稿，缝在衣服

里，然后巧妙地进入了马拉的寓所，将其刺死于浴盆

之中。［８］

由西方历史学家韦尔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Ｗｅｌｌｓ，
１８６６—１９４６年）所著，梁思成翻译的《世界史纲》
（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对“马拉被刺”这一事件作
了较为详尽的记述：马拉“恐王逮捕潜匿巴黎地沟

中，遂患一种难受之皮肤病，氏之暮年因之有一种疯

狂之概。氏得此病后，惟有日坐热汤中始能聚精会

神从事著作。氏曾受虐待，且备尝艰苦，故性情冷

酷。……今则于早晨７点半后坐热汤中浴身；痛苦
殊甚；患革命狂之病。……试闻门外又有人叩门！

极柔媚之妇女声；必欲入室：彼即效忠法国之女公民

也。……马拉自内识其声，呼曰：‘延之入’，夏洛蒂

·科黛遂入见矣。此少年之女英雄———盖共和党之

领袖系好之猎物，而其刺客必系女英雄，且此辈女英

雄之声音必柔媚———自言来报告卡昂（Ｃａｅｎ）地方
反革命之消息，当马拉正执笔记录此女人所述之事

时，此女人即以所挟之利刀刺杀之。”［９］

二、达维特及其《马拉之死》对“马拉被刺”事件

的“革命性”表现

达维特出身于巴黎一个铁商家庭。七岁时父亲

病故，使他幼小心灵受到很大刺激。叔叔将他抚养

成人，并送他跟随表亲洛可可画家布歇（Ｂｏｕｃｈｅｒ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７０３—１７７０年）学艺。从皇家美术学院毕
业获罗马大奖后赴意大利留学，在象征着古罗马帝

国兴衰的残垣断壁中，达维特找到了艺术追求的感

觉，启发了创作的灵感。古罗马艺术曾经的雄浑壮

观和如今的颓废衰败改变了他的一切，不只是他对

艺术的看法，也包括他对国家未来的愿景。

１８世纪的法国十分重视插科打诨，但达维特因
决斗在脸上留下一道伤疤而导致无法正常说话，从

此他沉默寡言，继而对矫饰奢华的洛可可画风和娱

乐业不再感兴趣。由于当时法国捐巨资支持美国独

立并提高税收而陷入金融危机，王室贵族、神职人员

与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剧。身置其中的达维特从

古罗马帝国的兴衰中找到了用艺术拯救法国的动

力，适时创作了令人激动不安的《贺拉斯兄弟的宣

誓》，作品表现了古罗马人为了避免战争派三名勇

士与敌人捉对厮杀的残酷情景。当这幅画展出时，

法国上下引起了不小的惶恐，ＥｄｖａｒｄＭｕｎｃｈ在其著
的《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Ｍａｒａｔ》（中译名《马拉之死》）一书
中形容它“如同报丧钟般的把即将国难当头的讯息

传达给自满又骄纵的法国人民”。

随着社会的动荡，１７８９年达维特还创作了《扈
从带给布鲁图儿子的尸体》。有西方学者认为，这

是达维特对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斩首歪风的又一贡

献，是他迄今最黑暗的作品。画中躲在黑暗中沉思

的人是罗马元老布鲁图，他因儿子密谋复辟而下令

将其斩首。扈从将儿子的尸体抬到他身边，他却拒

绝回头。这幅画让人不寒而栗，就像达维特的许多

作品一样，它让人在赞叹之余却因它的意义而觉得

毛骨悚然！尽管后来革命的热情迅速从欢乐变成了

偏执，普天同庆变成了挟怨报复，但此时的达维特仍

然是个政治的局外人，直到他认识了法国大革命三

杰之一的马拉。此后，达维特很快成为马拉的政治

追随者，他拥护支持马拉及其同党们的暴力革命和

恐怖统治政策，并在新成立的雅各宾派国民议会中

任议员。达维特和他的艺术伴随着“革命激情”亦

步亦趋地走上了跌宕起伏的悲郁之路。

马拉被刺之前，达维特曾见过他坐在浴缸里工

作的情景，对其甚为敬仰。刺杀发生后，达维特立即

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随后，他又

“应人民的要求”满怀激情的迅速创作了油画《马拉

之死》。他拿起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

拉被刺的情景发抖。画中的马拉是一名被善良、诚

实和无私爱国情操美化的男子，他的皮肤色调犹如

冰凉的石头，身上的刀痕醒目又细致，犹如十字架上

耶稣体侧的伤口，白色的床单犹如鬼魅般的裹尸布，

裹住这名徘徊于现代与后世之间的“伟人”。

《马拉之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刻意营造了

一个属于穷人的空间。在封闭狭小的陋室里，马拉

倒在浴缸中，一手握着笔，一手握着染了鲜血的信，

画的上半部笔触松散凌乱，可能是一面墙，也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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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含糊不明的空间，代表着永恒的虚无，但那个充当

书桌、粗糙平实的木箱，仿佛在诉说着马拉的美德。

完成《马拉之死》的达维特顺理成章地成为革

命宣传部主任。但革命的成功并没有改变百姓仍然

饿肚子的状况，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达维特成了阶

下囚。拿破仑政变称帝后，他又成为御用画家，并创

作了多幅歌颂拿破仑的巨作。但随着拿破仑帝国的

崩溃，他被迫离开法国流亡到比利时。龙困浅滩的

达维特，画风日益矫饰怪异，于１８２５年病死于布鲁
塞尔。法国政府不欢迎屠杀王室的凶手，拒绝让他

的家人把他埋在法国，他成了客死异乡的流亡者。

葬礼上，他的学生举着写有达维特作品名称的木牌，

但唯独没有他最了不起的作品《马拉之死》，从而使

这幅恶名昭彰的作品 ３０年未见天日。直到整整
１００年后的１８９３年，《马拉之死》才被布鲁塞尔博物
馆收藏，重新成为颇具悲情的稀世珍品。而今天的

卢浮宫里虽藏有达维特的数幅作品，但唯独少了他

最具魅惑力的《马拉之死》。

三、西方艺术家对“马拉被刺”事件的多元化

表现

对“马拉被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出于政治、

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西方艺术家却从不同角

度对同一历史题材进行了多元化的表现，创作了很

多主体性鲜明的作品。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将艺

术家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独特认识传递给我们，其中

所包含的视觉词汇信息，扰乱了我们惯常的思维

定势。

１８６０年，法国画家保罗·雅克·艾梅博德里
（ＰａｕｌＪａｃｑｕｅｓＡｉｍéＢａｕｄｒｙ１８２８—１８８６年）以刺杀
马拉的女人名字为题创作了油画《夏洛蒂·科黛》。

与达维特的《马拉之死》相比，它给予我们别样的感

受。画幅是竖式构图。画面右边，２５岁的科黛身着
一袭灰条纹长裙，像女英雄般昂然挺立在绘有一幅

法国地图的墙面前，右侧窗口射进的阳光照亮了她

凝眸远望的脸庞，使其具有了纪念碑般的意义。画

面左下方是仰面倒在浴缸中、面容恐怖的马拉。画

面运用了明与暗、立与卧、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当人

们从画面中看到猥劣的马拉时，会因超出自己的想

象而产生浓厚兴趣。接受美学认为，这种出乎意料、

震撼人心的现象是理解艺术作品重要而又困难的方

面之一，因为作品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和新的思考。

当历史进入２０世纪，又相继出现了许多表现科
黛行刺后被捕和被行刑的作品，艺术家们站在新的

历史高度，对“马拉被刺”事件做了新的历史性解

读。有的作品描绘了横仰在画面中的马拉尸体以及

科黛与拥门而入的激愤人群密切联系的宏大场面，

有的作品描绘了科黛被囚禁在狱窗内向窗外渴盼的

神态，还有的作品描绘了科黛上断头台前在死牢被

狱卒剪下一绺金发时的情景。这些作品的作者尽管

默默无名，但每一个细部特征似乎都与整体的完美

形式相一致：动与静、明与暗、紧张与松弛统一于一

体，与它对生死并置而产生的丰富含义一起，构成使

人难忘的凝固瞬间。

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

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

来。比较上述和谐的古典主义理想化作品，挪威表

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ＥｄｖａｒｄＭｕｎｃｈ，１８６３—
１９４４年）作于１９０７年的两幅《马拉之死》有了更复
杂的形式和含义。两幅作品在构图上稍有不同。蒙

克似乎并不关心历史背景和有关刺杀的表面资料，

而在两幅画面中都表现了科黛和马拉的裸体。杀死

马拉的科黛是无表情的———既不对也不错，既不好

也不坏。全身裸露的科黛面对观众，正面站立如雕

塑般的展示着，似乎拥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都来分

享她的胜利。马拉横卧在科黛的身后，横竖交叉的

男女裸体瞬间会使观众产生迷惑和怀疑。蒙克所描

绘的世界是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他刻意表现人的

情感、死亡、忧郁和孤独。

蒙克的色彩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补色

成对地、一组组地安放，蓝色与橙色、红色与绿色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的色彩不仅仅是一种

形式要素，当它与线条、明暗和空间结合时，色彩也

是一种含义。科黛的肤色是明亮的，而马拉的肤色

却是阴暗的，两人的面部对比尤其明显。蒙克激活

了原本是凶杀的悲剧，表现了马拉被害时的骚动，他

居然把马拉浸泡身体的浴盆画成了短直线构成的

床，这些细节的处理有可能传递着马拉和科黛之间

存在某种暧昧关系的暗示。蒙克用涂改室内景物的

方法，使他的作品能调控某些历史观点，并用一种重

要的社会信息去梳理他的艺术。

国内有学者也认为，蒙克的《马拉之死》把人抽

象化、符号化，以此表达他对人世间生死搏斗的恐

怖、悲惨的看法。［１０］这种对历史题材采取抽象的、直

觉观念的表现方法，在毕加索（ＰｉｃａｓｓｏＰａｂｌｏ，１８８１—
１９７３年）的同名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毕加
索变形的图像是对古典理想美和取悦于世俗审美标

准的人物肖像形式的挑战，相对于精心把马拉的形

象画得更有魅力的达维特来说，如此的变形简直是

对他刻意营造完美倾向的藐视。

毕加索作于１９３４年的素描《马拉之死》，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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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灰再现了两个格斗的人物，虽然相当概括，但还

是能看出是一男一女，在黑色背景衬托下，甚至能辨

识出人体的一些要素。画中的公牛角、匕首以及伸

出舌头的狰狞人物形象，虽不逼真、但极为夸张变形

的手法，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美与丑、

善与恶，醒目而令人震动。

一个艺术形象可能包含多层意义，特别是像毕

加索的《马拉之死》这样的艺术形象。导致出现这

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视觉艺术的复杂性，二是由

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记载画家当时作画的背

景。这也说明欣赏艺术作品离不开两个过程：观者

一方面要以自己的偏爱、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所处的

社会环境来理解作品，另一方面还要从艺术家个人

的、历史的和文化决定因素上来理解作品。

四、坚持开放性原则，尊重多元文化现象

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必然深嵌在那一

个民族或时代的文化框架之中。以“马拉被刺”为

背景创作的多元化艺术作品，作为反映法国大革命

时期不同政见的一种艺术现象，在对法国大革命的

正负评价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参与和推动历史发

展进程，并体现和反映出西方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哲

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内涵。近年来，中国史学界

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雅各宾专制统治的功过是非评价已基本达成共

识。［１１］但遗憾的是，艺术史学却落后于其他领域，尤

其在对《马拉之死》的历史评价上，似乎还未能醒

悟。既然西方对此有若干不同解释和多种表现形

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作更加全面客观的介绍，而只

选择单一偏执、深闭固拒的模式呢？

从艺术的审美认知作用来看。艺术是反映历史

的一个独特窗口，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矛

盾并置、激发冲突特征的艺术作品，对促进人们感受

艺术语言魅力、深化对历史的认知思考，具有不可取

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过分强调艺术作品要从特定历

史时期的政治观点出发，那么失去文化多样性和人

文性的艺术，一旦完全异化成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也

就自然失去了一部分存在的理由。

因此，我们在选择介绍如《马拉之死》这类历史

题材艺术作品时，要尽力拓宽人们的视野，选用那些

能表现不同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愿望等主观世界并

能激发人们探究和争论的作品，从而为艺术接受者

创造自由表达思想情感和进行鉴赏评论的空间。如

果一味规避有争议的艺术作品或在评价艺术作品时

规行矩步，就势必削弱人们通过艺术作品感悟不同

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功效。而只有深入感知艺术家

出于不同文化和美学目的而创作、风格迥异的艺术

形象，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的艺术意蕴，更加深刻地认

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生。

从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看。由于作品的题材

内容不同，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不同，使得艺术

作品的审美教育作用也各不相同。像《马拉之死》

这类表现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历史观

点、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作品，显然具有不容忽视

的教育作用。

由于艺术的教育作用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用艺

术形象以情感人和潜移默化，所以达维特在《马拉

之死》中通过对色彩、明暗和形体的刻意营造，使之

具有了典型视觉形象的强烈感染性，使观者在毫无

强制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这种强烈的

感染力和冲击力，确实是其他表现形式很难达到的。

选择特点突出、对比强烈的艺术作品，无论好坏，即

便是坏的，也可在比较中明辨是非。只要艺术教育

的目的一致，殊途仍然可以同归。

总之，只有坚持开放性原则，全面客观的介绍和

评价多元化艺术作品，促使人们去质疑、鉴别、判断，

才能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尊重多元文化现象、探

索艺术人文内涵，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理念。

［参考文献］

［１］张道一．美术鉴赏［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１７５．

［２］彭吉象．艺术学概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３８９．

［３］高师《外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教材编写组．外国美术
史及作品鉴赏［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４．

［４］全国中师美术教材编委会．美术鉴赏［Ｍ］．北京：人民美
术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８０．

［５］施京吾．合法的杀戮———法兰西恐怖历史片断［Ｊ］．书
屋，２００３（４）：２８．

［６］任学安．大国崛起（法国）［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２００６：１１２．

［７］米涅．法国革命史［Ｍ］．郑福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７：１６０．

［８］何敬业．法国大革命三杰［Ｍ］／／朱一飞．世界文化史故
事大系（法国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０１３２．

［９］Ｈ·Ｇ·韦尔斯．世界史纲（下）［Ｍ］．梁思成，等译．上
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６３０６３１．

［１０］章文熙．美术创作［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２６．

［１１］楼均信．五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Ｊ］．历史
研究，２００３（５）：１８１１８８．

［责任编辑：王继洲］

·８７·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